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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職奉派於2008年6月25日、26日與中華經濟研究院王顧問俊傑共同出席OECD在法國巴黎舉辦的全球貿易論壇，此次的主題是BRIICS（巴西、俄羅斯、印度、印尼、中國、南非）在全球化的角色與造成的衝擊。會議除了開幕式外，共分成4個場次，主題包括BRIICS對國際市場的衝擊、BRIICS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角色、貿易的政治經濟學與BRIICS、綜合座談等。

貳、會議情形
大會邀請3位keynote講者，包括OECD副秘書長Pier Carlo Padoan、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所長河合正弘與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ICRIER)主席Isher Judge Ahluwalia，就此次論壇的主題發表簡短的演說。
Padoan副秘書長首先表示新興開發中國家所採之全球化、開放貿易政策對其經濟成長有很大的貢獻，而且因外來投資，使得其供應鏈之效率大幅改善，資源分配亦更有效率。惟渠亦提醒在開放的同時，亦應建立社會安全網，以因應開放所可能帶來之失業問題。此外，良好的勞工政策、政府治理及環保政策都是需要確立之配套措施。最後，渠談到了OECD的角色，認為OECD應成為全球議題的對話中心，OECD將增進與100個非會員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作為G8與開發中國家討論的平台。
河合所長認為BRIICS面臨氣候變遷、通貨膨脹等問題，應與OECD通力合作以解決前述問題。OECD國家原為外來投資之資金提供者，惟現在已漸被亞洲新興國家所取代。渠對於亞洲之發展很有信心，目前首要解決之問題係通貨膨脹。亞洲國家人民百分之七十五的消費與食物及汽油有關，食物及汽油價格飛漲，已對其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威脅。因此，亞洲國家亟須推動節能減碳措施，並積極開發替代能源。在BRIICS與OECD合作方面，渠認為一、BRIICS應該健全自身的金融市場以面對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OECD國家也應移轉技術，協助BRIICS進行節能。二、OECD國家與BRIICS應設法在DDA達成共識。三、OECD國家與BRIICS應和相較貧窮的開發中國家分享發展經驗。四、BRIICS應向OECD國家學習社會保護政策。
Ahluwalia主席來自於印度，主要從印度的角度來發表論點。伊表示，雖然印度是個晚進才進行改革的經濟體，但已經得到了貿易自由化與全球化的利益。從印度的角度而言，多邊自由化較雙邊與區域途徑來得有利。不過，因為印度有超過52%的人民依靠農業為生，印度對農業補貼遲遲未能在Doha回合談判獲得共識表示非常失望，對於食物淨進口國應該以援助來解決他們的問題，而非產生貿易扭曲的補貼。一旦開發中國家確認已開發國家不會進行扭曲性的補貼，Doha回合談判即可向前推進。此外，印度對服務業Mode 1、4的談判也有所期待。
一、第一場次：BRIICS對國際市場的衝擊
這個場次由孟加拉駐WTO大使Debapriya Bhattacharya主持，演講者包括世界銀行駐WTO與UN代表的Richard Newfarmer及中國歐盟商會的Jörg Wuttke。
Newfarmer從綜合的角度來探討BRIICS在全球化的角色。渠認為BRIICS會成為下一波全球化的要角之一，這可從BRIICS貿易量預測看出，而中國與印度更是BRRICS中之翹楚。但在迅速全球化的挑戰中，有三項挑戰是全球必須面對的：不平等的所得分配；全球勞動、食物、能源市場的脫序；及環保問題。所得不均的問題不只發生在國際間，部分國家國內的所得分配問題亦逐漸嚴重。有關能源部分，來自開發中國家強勁的需求是這波能源價格漲勢的重要推手，而且其需求越來越強。至於食物價格之上漲，除了能源價格因素外，還有包括欠收、美元弱勢、出口限制、生質燃料等因素。有關環保部分，雖然目前已開發國家是溫室氣體主要產生的國家，但由於開發中國家產生溫室氣體的速度快速上升，未來開發中國家對溫室氣體產生之比例會加大許多。因應上述挑戰，不只各國國內政策需要調整，國際間的合作更是必須。國內政策的重點在提昇生產力、增加教育投資、保護勞工。國際間的合作可由下列幾個方面來推動：1. 加強BRIICS在全球決策的參與；2. 利用發展援助來推動落後國家的整合； 3. 移除窮人所生產之商品、服務的貿易障礙；4. 強化保護全球共同利益的機制。
Wuttke對於中國對全球經濟，特別是歐盟的影響提出他的觀察。他認為，中國市場規模的潛力雄厚，以化學製品而言，2020年的消費將遠大於美、德、日。至2025年，以購買力計算之GDP，中國將佔全世界25%、美國18%、印度11%。此外，中國致力於基礎建設，2008年至2012年將投資二兆美元，且中國建廠成本便宜，因此，中國屆時也會是全球製造業的樞紐。連帶地，中國的環境問題也相當嚴重，所幸溫家寶總理已承諾了環境保護的一些政策。渠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究竟中國處於失業還是勞工短缺的情形。雖然中國失業率高達8％，不過，許多沿海工廠雇不到人。目前失業集中於鄉村地區，中國工資已然開始上漲，預估未來中國會面臨勞工短缺的情形。中國與歐盟間面臨著嚴重的貿易失衡，Wuttke認為，中國大量的出口是導因於產能過大與補貼，而長期的貿易失衡，從經濟而言，對中國並非好事，而對歐盟而言，也會因此遭遇政治壓力。Wuttke舉了很多實例來論證，從中國出口的產品，大多數的利潤並沒有留在中國，其實還是被歐美公司賺走了。不論如何，長期來看，中國還是繼續會保有競爭力。

除了南非代表的發言較著重在非洲國家在貿易上所遭遇的困難外，許多國家代表的發言集中在中國相關的議題上。 例如：美國代表提到有研究認為中國輸出低價商品反而幫美國降低了物價上漲率。也有代表討論到東亞的區域整合，ASEAN似乎成為了東亞區域整合的樞紐，預計若ASEAN加三後，亞洲在全球經濟的地位將更為提升。

二、第二場次：BRIICS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角色
這個場次由南非貿工部次長Rob Davies主持，演講者包括OECD的Przemyslaw Kowalski 與Margit Molnar、芬蘭銀行轉型經濟研究所的Pekka Sutela及巴西EPGE經濟研究所的Renato Flores。
OECD兩位專家分析了巴西、印度、印尼、南非等四國的政策與競爭力，分析項目包括：勞動成本、資本成本、總體經濟穩定度、創新、管制、稅賦、貿易障礙、貿易成本等。渠等表示，印度的貿易自由化令人印象深刻，勞動成本成長的幅度低而生產力提升快，投資多且成長快，輸出品技術水準低，但持續創新。巴西的改革已有停滯的現象，勞動成本升高但生產力增加速度緩慢，投資衰退，高技術輸出品減少，缺乏創新。南非的自由化已有停滯的現象，貿易量繼續成長，勞動成本升高，投資雖少但仍有成長，輸出品技術水準低，缺乏創新。印尼的自由化也有停滯的現象，貿易量衰退，勞動成本與生產力均升高，投資衰退，高科技輸出品亦減少，缺乏創新。
Sutela教授介紹俄羅斯近來的經濟發展與未來計畫。與2000年相比，俄羅斯近來的經濟表現相對亮眼，但或有人認為這純粹是拜高漲的能源價格所賜，畢竟俄羅斯是能源出口大國，但不論如何，俄羅斯經濟基本的結構的確有所改變。俄羅斯的地理位置介於強調高科技的歐洲與低成本的亞洲，而本身至少也可分成：具有效率（技術）的前緣與內陸區域。

當新興國家追趕經濟成長時，這是常出現的異質性。俄羅斯的一些獨特性，包括：地質、地理、歷史，使得俄羅斯與眾不同，這也是為何俄羅斯的菁英份子不願單純的複製他國的發展經驗。執政當局提出了一個由上而下的經濟發展計畫草案，隱含著俄羅斯需要更多的制度改革、基礎建設與投資。Stutela教授認為，這個計畫是值得稱許的，它代表了俄羅斯對未來的規劃，認知了本身技術之不足與仰賴能源為基礎的限制。不過，這份計畫草案有下列缺失：部分假設失真、區域政策不合一般人的偏好、只強調研發支出但不夠強調競爭、政策涵蓋層面過廣、過度強調由上而下的制度發展。
Flores除了講述巴西自由化的歷程外，也談了很多巴西與中國的比較。渠打趣地表示，BRIICS提供了很多理論上的例外。例如：中國享有經濟成長，卻沒有民主；在印度可看見貧窮與成長共存；巴西則是社會關懷與經濟成長同時並進。巴西的改革始於80年代，90年代仍持續自由化的進程，主要的改變包括：競爭政策、貿易政策、對外來資本的態度…等。目前的Lula總統同時推動貿易自由化與社會政策。不過，巴西的出口並未完全轉型到高科技產品，也缺乏創新。可能的原因在於教育缺乏效率，與基礎建設不足。不同於中國、印度、泰國等，巴西並未融入全球供應鏈中，使得巴西缺少了發展的動力。這可能導因於物流產業的不足。而部分中國的企業歷經10數年後，逐漸的達到經濟規模，也能融入全球經濟，如：Lenovo。Flores也提到了所得不均的問題，巴西和中國均有所得不均的問題，不過，中國區域不均的問題甚至較巴西更為嚴重。

隨後的討論部分涉及一個問題：到底開發中國家是否應該融入全球供給鏈？畢竟，在BRIICS中，真的融入全球供給鏈的只有中國與印度。Flores提出解釋，融入全球供給鏈可接觸到新的技術，引入資本，從這個角度來說，侷限於區域的供給鏈仍為不足。
三、第三場次：貿易的政治經濟學與BRIICS
這個場次由世界銀行Carlos Alberto Primo Braga主持，演講者包括倫敦政經學院教授Razeen Sally及世界銀行的Mustapha Nabli。

Sally教授分析了BRIICS各國貿易政策的演變，及影響貿易政策的因素。BRIICS的貿易政策在1990年代逐步邁向自由化，關稅均大幅降低，國內管制逐漸解除，也吸引了相當多的FDI。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各國貿易自由化的近程、幅度、途徑（單邊、雙邊、區域、多邊）並不相同。決定貿易自由化歷程的因素可能包括所得分配vs.增幅、周遭環境是否曾遭遇危機、國家大小、利益團體（包括政黨、政權的群眾基礎）、理念、制度、對外政策等。不過，邇來BRIICS各國的貿易自由化程度雖然並未倒退，但速度已見減緩。Sally教授認為，即便進一步的自由化會面對更大的困難，還是必須進一步的自由化，進一步的改革應該：1. 將貿易政策與國內經濟政策/制度作更好的連結；2. 著重在單邊自由化，而非貿易談判；3. 透明與簡單化。最後，Sally教授也拋出了三個問題：1. 貿易政策與其他政策的改革順序為何；2. 產業政策的角色；3. 社會政策與安全網。

Nabli認為Doha回合談判攸關WTO的未來，而WTO需要繼續向前邁進。目前，俄羅斯仍在進行WTO的入會談判，不過，入會案對俄羅斯的重要性應不若對中國的重要性，畢竟俄羅斯的對外貿易以能源出口為主，與中國的工業產品不同。和前幾位講者一樣，稍後他也提到了BRIICS的衝擊，不過，並無特殊之處，仍是著眼於對世界價格的衝擊。最後，又回到WTO，他認為貿易談判是個合作賽局，仍有可期之處。

與會者的回應大概可分成兩個區塊。 一是對Sally教授單邊自由化呼籲的反應，一是對WTO的看法。首先，與會者基本上認為單邊自由化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認為Sally教授的呼籲太不切實際。至於WTO，普遍肯認WTO的重要性，但對Doha回合談判的躊躇不前感到不耐，有代表認為這是因為Doha回合所要達到的目標太過激進。許多代表都在關注FTA的發展，部分代表認為目前已對FTA投注過多的關注，而部分FTA的簽訂事實上超越貿易所需，但也有部分代表擔憂FTA會取代多邊貿易自由化。

四、第四場次：綜合座談
此次綜合座談的形式比較特別，純粹由主持人與受邀座談者發言，受限於時間因素，其他與會者並無發言機會。主持人為OECD的Stefan Tangermann，座談者包括WTO副秘書長Alejandro Jara、Bhattacharya、Ahluwalia、智利駐WTO大使Mario Matus、Braga、St. Gallen大學的Simon Evenett。
Jara副秘書長首先提及國際貿易不僅可以促進投資，亦可促進許多方面的多邊合作。從目前國際貿易演變的態勢來看：1. 各國之間的競爭愈趨激烈；2. BRIICS也開始參與談判議程的設定，這也使得農業問題在DDA變得更加重要；3. 開發中國家比以前更為分歧，除了低度開發國家之外，小型脆弱經濟體也開始爭取自身權益。不過，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是必須的，而且反倒需要更多的規則，如：投資、政府採購等。他也談及OECD的角色，他認為OECD應該進行更前瞻的研究，並促進各國之間的對話。
Bhattacharya大使對於WTO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認為小國或低度開發國家過度遭到忽略，也感受不到對人權的重視。開發中國家貿易量的上昇主要來自於BRIICS的貢獻，而非來自於低度開發國家，因此，提供給低度開發國家的雙免待遇是必須的，特別是開發程度相對較高的開發中國家。目前，印度、中國、巴西已經提出或承諾相關的措施。此外，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包括：FDI、ODA、糧食安全…等。他半開玩笑地主張應該主辦另一個BRIICS研討會，探討孟加拉、盧安達…等國的問題，以表達對此次會議忽略其他開發中國家的不滿。
Ahluwalia主席先從印度的農業談起，印度的農業的確需要投資也需要制度的改革，但OECD國家若能有更透明、更不扭曲的貿易體制，一定可以提供印度更多貿易的機會。接著談到了發展中的製造業，他希望OECD國家的FDI除了投入製造業上，更要投入基礎建設。他也希望印度和OECD國家能在高等教育上合作。渠最後表示，印度會致力改善投資環境、穩定金融環境，但這需要OECD的合作與協助。
Matus大使強調對外貿易對智利的重要性，因此，智利反對貿易保護政策。目前，智利以雙邊的方式，特別是FTA，來推動貿易自由化，希望未來進入智利的產品均享有免關稅的待遇。不過，關稅只是貿易障礙之一，Matus大使特別提及產品標準與檢疫措施的問題，他希望未來個別公司、各國國內與國際間的標準能夠相互調和，避免產生無謂的貿易障礙，破壞了貿易自由化的努力。Braga認為，基本上，開發中國家推動貿易自由化的過程可比喻為「與巨人共舞」，推動貿易自由化後，就必須與經濟發達的國家在經濟上更進一步的往來。BRIICS的發展策略有所不同，巴西側重於農業，中國側重於製造業，而印度側重於服務業。當然，在BRIICS興起的過程，全球供應鏈改變，而能源、食物的價格也隨之被帶起。不管如何，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是重要的，今年（2008年）7月至關重要，Doha回合成敗在此一舉，看看誰會在最後關頭讓步。

Evenett教授談了許多有關BRIICS的問題，包括這些國家的經濟表現，興起後對所得分配、環境、能源與食物價格、移民與勞動市場的影響。他認為，BRIICS帶動了相關區域的發展後，經濟實力會逐漸從歐、美轉移，多國企業也在BRIICS逐漸興起。貿易政策的轉變，無可避免地會造成國內產業的消長，也會因此受到阻礙，不過，他仍對自由化的進程感到樂觀。

參、與會感想
一、本次會議之討論重點在於BRIICS對全球化的衝擊與扮演的角色，大會所擬定的討論問題原雖也涉及其他中小型的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諸如：BRIICS對渠等之影響，及渠等對全球化的因應等。惟在實際討論中，幾乎不涉及其他中小型開發中國家，若干與會者對此不甚滿意。然而，此恐係國際政經力量的顯現，蓋OECD國家特別是歐美的政經強權，在BRIICS的利益遠超過於其他開發中國家。
二、主辦單位邀請之與談者背景各異，立場亦不盡相同，利弊互見。利者讓與會者可從許多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弊者在於論點各異，有時甚至互相衝突，倘與會者原先對於經貿事務不甚了解，將會無所適從。

三、參與此次論壇的成員不是來自於其他國家設計或執行貿易政策的官員，就是智庫的研究人員。職於會場中及會場外，與渠等皆有所互動，對於了解彼此之想法及增進關係頗有助益。

